钱江札记

柯平

从桐庐到建德

沿江都是大大小小的山

如同春天的特混舰队静泊

桐君山与富春山

大约是这中间最美的两艘了

水自然也是碧绿的

滋润两岸金黄的庄稼

水上是新建的白色钢体大桥

赶集的小姑娘挑着竹篮走过

篮子里的杨梅

与唇上的口红相映成趣

还有一种情趣

时间的情趣

一边是古老的白塔

一边是威武的海关大厦

再往前走就是严子陵钓台

作为对传统的尊重

是几个度周末的年轻小伙子

淘宝邮购的尼龙渔网里

蹦跳着唐朝的鳜鱼

有人爱把水比做女人的长发

那么再往前走，富春江水电站

恰似一柄精美梳子卡在上面

古老的江水，还有历史

在这里被重新梳亮

这是梳子这边。那边

听说就是孟浩然宿过的建德县了

黎明时分的龙游古石窟群
传奇的一半至今深埋水下

霞光中的山体，如凤凰亮翅

要托举县城向未来飞翔

而鱼鸟石雕和闪电饰纹

又将多少人的目光引向科学之外

走进这里犹如对先民力量的钟情回溯

多么令人心迷神醉的朝拜

旅游车停在门外、象形马首在洞内

而我只是两者间的秘密联系者

夜宿海宁卧听钱江潮

那些沉缅于怀旧与眺望的古镇灯光

忽然被什么惊动  开始明灭不定。

其间相隔不到一秒钟，那些震颤的玻璃

那些说来就来的呐喊、鼓角、雷霆。

如同隐于玉帛后面的吴钩突然亮出闪电

如同老僧说佛时的一句猛喝，

那些转瞬塌于春阳的冰块，那些

扑向枕边的玉石、瓷器与丝绸的交响。  

起初隐隐约约，接着排山倒海

仿佛星星之火一刹间真的可以燎原。

又仿佛乐队指挥手中的金属棒

从低音部向高音部，比光束还迅疾。

有时很轻，像净寺的钟声、苏小小的佩环

《梁祝叙事曲》里引人入胜的一个低音。

那些涌动着、堆积着的沉沙折戟  

那李白诗中优美起伏的四万八千丈的天台。

偶然停顿一下，像往炮膛填进弹药

像更猛烈的地震来临前的屏声息气。

即使这样的时刻，它内心的呐喊也从未放弃

仿佛静寂只是轰鸣的另外一种形式。

仿佛经卷中的雷电——暂时的黑暗

只是为了更持久的光明。

那些卧薪尝胆的爱、那些纳币称臣的恨

此刻凝聚着——一剑霜寒十四州。     

那些映现在十二道金牌上的将士的泪水

那些勾践誓师出征前兵器可怕的沉默。

突然间雷鸣电闪，山峦亮出它全部的峥嵘

十万柄龙泉宝剑于一瞬间齐刷刷出鞘。

这是马金溪与千鸟湖浩荡血液的总和

是龙游石窖深藏的历史的巨大回声。

既谦逊又傲慢，像《易经》里的潜龙冲天而起

像猛虎跃过山峦奔入平阳时的那一阵吼声。

那些漫漫长夜中志士仁人的呐喊、吼叫

那些岳飞凭栏处的长啸、龚自珍郁结的勃勃英气。

八咏楼与安澜园，在政治的火焰里交织

叫我怎么说呢——那些举轻若重的历史积淀。

不认识赵构、贾似道，也不懂什么叫固步自封

那些用活字印刷术排列的星空和海洋。

不拒绝海塘的理性引导，又不甘愿屈服

啊！那些鲁迅笔下喷吐的思想洪流。

液体的天目山、临安城，或奔涌的防风乐舞

那些爱饮投醪酒的不屈的先人魂魄。

被西湖的柔波包裹，又时刻听从烽燧的召唤

那些比诸葛八卦村更复杂的精神历程。

卷地的巨涛中闪过钱武肃睿智的身影

潮头的旭日恰似为勇者定制的皇冠。

那些受降城头的千年英气、轩亭口的碧血丹心

那张苍水就义前惊天地泣鬼神的诗篇。

不仅是最勇猛的，也是最执著的

那些古人平水土的伟绩、今人高峡出平湖的壮举。

挟带河姆渡、马家浜、良渚文化的风暴

展示苏轼诗中卷起千堆雪的全部魅力。

真的，几乎不需要遗嘱，伍子胥临终悲歌  

看见自己的精神终于找到了它的载体。

那些岩石的躯体、青瓷的肤色、青铜的意志

那些断发文身的桀傲和莫邪干将的血性。

现在它渐渐退下去了，退下去了，像光回归源头

像一出淋漓尽致的英雄剧即将拉上帏幕。

而我还在倾听，还在期待，脸贴着枕边的《浙江通志》

仿佛旧的一页刚合上，新的一页又将神奇打开。

